
Interviewer  
我的名字是刘然，今天是2025年的10月8号，我正在通过视频通话为Colby College 科尔比学院朝

鲜半岛口述历史项目采访刘平。请问您是否同意授权学校出于教育目的存档和发布本次采访的内

容？ 
 
Interviewee 
同意。 
 
Interviewer 
好的，我们先想请您简单的回忆一下，说说您在童年、青年和成年的时候跟您父亲的关系，并且简

单的描述一下那个时候您跟父亲在一块的生活。 
 
Interviewee 
好吧。 
 
Interviewer 
包括[生活]在哪里。 
 
Interviewee  
先说童年，童年是在北京，小的时候。从我记事起，父亲就在一个铁工厂里工作，每周回来一次。

每当父亲要回来的时候[我的]心里都特别高兴，因为他回来要给我们带好吃的。这是小时候。 
 
长大了以后，从我上学起，父亲一直是维系着他这种工作状态，都是每周回来一次，有时候两周，

有时候一个月一次，那个时候不定，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他只跟我们说他在铁工厂工作。那个厂子

它还有好几个名字，以前是太脱拉厂，后来叫长征汽车制造厂。一开始就叫铁工厂，大家通称它就

是铁工厂。 
 
等到我上学以后，上学以后记得9岁的时候，那会儿1970年的时候。国家有政策，说这叫“战备疏散

，”有一个名词，给他[和家人先后被]下放到河北农村了。父亲提前走的，我记得是他68年走的，等

到1970年的时候，我们在北京生活不了了，因为父亲不在了，就要去找父亲一起生活。当时办事

处的革委会主任 [马震生]给你奶奶做工作，说你在北京有什么好的呀，北京又有污染，天气又不

好，又这么得癌症的，农村多好，农村那是广阔的天地啊！ 
 
跟你奶奶一顿说，你不管他怎么说，反正就是因为你爷爷不在[北京]了，你奶奶带着我们三个人没

法生计了。 
 
当时也有一个政策，像我们这种就是说已经[从北京]走了的[人员]的家属。 你爷爷叫“战备转移，”
我们那会[的情况]有一个名字叫“战备疏散”。当时都有文件，好多文件经过咱们家历年的搬家，好

多东西都找不着了。有肯定有，都找不着了。都纸的文件，那是铁证，那是特别能证明那段历史

的。 
 
所以说一直从1970年的五月当午，我说的农历，那一天，我们就去找你爷爷了，从此就是开始下

放的生活。 
 



所以说在这之前我和你爷爷的相处的时间是非常短的，只是周六周日。教育子女这一块都是由你

奶奶。那会儿也幼儿园也少，好多[小孩]都不在幼儿园那时候。上了小学以后，等于是我9岁上小

学开始的第一年，我记得是开九大的时候，中共九大的时候，那时候我正在操场上，有一个老师叫

我说 “你回家吧，你们家可能要回[去]农村了。” 从那时候开始了农村的生活，所以在这之前跟父亲

在一起的时间是不多的。这段时间就是这样。 
 
Interviewer  
到农村后，你们相处的时间相较之前变多了吗？ 
 
Interviewee  
那是多了，那是很多了。 
 
到了农村，等于说是一个北京地区所有单位的，都是一些历史有问题的人被下放到农村的。有日

本留学的大夫，有法国留学的中国的学生，还有中央单位财政部门的人。都是我跟他们叫大爷，叫

叔叔的，一共有十来个，包括你爷爷在一起，在那了。那个时候不但说跟你爷爷[相处]时间长了，

跟这些从北京一块儿上农村的去的这些人，在一块儿时间也长了。听他们的说教，包括听他们的

故事，而且在这多少年以来发生的故事我都特别清楚。 
 
总之一句话，在那个年代，北京人上农村那个年代，过的都是艰苦的生活，度日难熬。 
 
Interviewer 06:20 
您可以说一两个例子，在农村的时候，您跟您的父亲有比如说什么样的互动？可以讲讲这方面

吗？ 
 
Interviewee 06:33 
可以啊。那个时候不管是家境再困难，你爷爷和奶奶就教导我们就是说的好好学习，只有好好学

习，将来还有前途。你看举个例子来说，有一次我上学的时候逃课了，老师知道了——打鸟去了

——完了跟你爷爷说，你爷爷回来好好的数落了我一顿。[我]小时候特别调皮，从此就不再做这种

事儿了。 
 
还有好多事儿，包括他在农业生产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就是因为参加农业劳动，他们都是外行。 
 
我记得有一次他们在锄地的时候，就给这地除草的时候。你爷爷那会儿跟几个[从]北京一块下放

去的人，有当地有专职的人带着他们去干那个活，跟着当地的农民一起干活。你爷爷从头到尾除

的特别干净，可是反过来人家一验收的时候说你也把那些真正的谷子苗全给除掉了，留下的全是

草。为什么呢？他就给他们讲道理，他说：“谷子的植株要比草高，所以我留那高的。再说了你们除

的时候也没有告诉我应该怎么除，是不是？” “那大家怎么都除不坏呢？”那个人还说，“那我就不

知道了。”你爷爷说。其实他那会儿的那种状态不仅在于此，他心里非常苦闷，[心思]也没在锄地

上。 
 
这样的小例子还好多。 
 
Interviewer 08:43 
根据您刚才说的这些，您会怎么描述您父亲的性格呢？ 



 
Interviewee 08:53 
他的性格是非常坚韧的，而且是坦白、坦率的一个人。而且在某些方面也是一个非常温和的父

亲。 
 
对于孩子的教育来讲，对于家庭来讲，他给我的印象都是温和的，严厉的时候有，但是不多。但是

他对当时让他下放那些条件，他所处的生活，他感到一点儿都不满意，可以这么说。 
 
从这一辈子打仗，又参加过好多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到朝鲜战争，一下儿要给他下放到

当一个农民，他的落差，他心里肯定承受不了。但是他是一个军人，他不像有些人似的，坚持不下

去了，上吊了，抹脖子了，死了，这都有。 
 
但是你爷爷还是活过来了。你爷爷说：“我凭什么要死呢？”这种事细说起来长了。 
 
Interviewer 10:16 
您能简单的说一下您了解到的您父亲原本的家庭，就是他在跟您母亲[组建]家庭之前的家庭的情

况吗？ 
 
Interviewee 10:34 
我父亲的家庭跟我母亲的家庭离得很远。 
 
Interviewer 10:41 
他们在一起之前的，您父亲的家庭。 
 
Interviewee 10:46 
了解父亲的家庭是只听父亲说，母亲家庭是真正去过。 
 
父亲的家庭。他跟我说他小时候他家里还挺富裕的，说什么还有牵马的，家里还有抗长活的，或者

是还有做短工的，有长工有短工。长工叫扛长活的，那会儿他是那么说。家里的生活是挺好的，小

时候还上了私塾吧，我不知道。别看我这么大岁数，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私塾到底是一个什么概

念。据说可能就是小学的那种文化，私人学堂上的学。而且还培养了他的哥哥，后来可能是上了

黄埔军校。家庭经济情况要不好，不可能培养出那样的人，也没有那条件去培养。 
 
后来说是日本人来了，社会就乱了。 
 
他从16岁开始当兵，一直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抗美援朝以后。1951年还是1952年，从朝

鲜回来以后，10多年他一直都是[处于]军旅生涯，一直都在打仗，或者在准备打仗的路上。就是一

个正儿八经的军人。他坐姿的板正劲儿，就标志着他这个人就不会干那些邪门歪道的事，就是军

人气质，军人作风。 
 
Interviewer 13:04 
他有跟您提到过一些他之前……他是在内蒙古长大的，对吧？ 
 
Interviewee 13:16 



16岁之前，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内蒙古长大的。 
 
Interviewer 13:25 
他有没有跟您提到过他在内蒙古的家人，他的亲人都是什么样的？他跟他们的关系怎么样？ 
 
Interviewee 13:38 
他是一个混血民族的孩子，父亲是汉人，母亲是蒙古族的。那个时候就是汉人如果要是娶蒙古人

家的媳妇，那是得有一定的条件的。 
 
蒙古人当时在内蒙，内蒙古族人当时在内蒙古还是挺有社会地位的，从政治经济各方面，他们还

是因为那个地方是[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嘛。我记得他小时候跟我说是他的舅舅啊，还有家里亲

戚，老来他家，他还上姥姥家去住。有这么些[关系]好的舅舅和姨，走的还挺紧紧紧密的。他小的

时候那会儿的童年的生活据他回忆说是挺美好的。 
 
Interviewer 15:13 
他有没有说一些具体的事儿让他觉得他的童年生活很美好？有没有提到过一些？ 
 
Interviewee 15:25 
他提到具体的事儿……就是说他那时候也是在给我回忆说他想他小时候的事。他回忆有些家庭不

如他们，有时候一些穷人的家庭，过年的时候他都吃不上肉的，你别看在牧区。你爷爷和奶奶他们

就给那些人送去肉和粮食， 
 
Interviewer 16:09 
您父亲和您母亲给吃不上饭的人送去肉和粮食？ 
 
Interviewee 16:17 
你爷爷的老家的人，你不是问我他小时候的事吗？就是我爷爷，你太爷爷的那个时候的事。 
 
你让我讲一个具体的例子，他童年的时候他生活怎么好。就是说是因为有这些例子，有因为他家

的条件在那摆着，所以[他]觉得他在他的童年过得还挺幸福的。我的回忆他就是这么说的。 
 
Interviewer 16:57 
您觉得他在参军前的这些生活有没有影响他的个性？ 
 
Interviewee 17:11 
参军前的生活。影响他的个性， 
 
Interviewer 17:15 
对就是他童年的生活。 
 
Interviewee 17:16 
那肯定是影响他的个性。 
 



而且他还被传染呢。他[被]传染[的例子]之一就是他的哥哥。他当兵就是因为他三哥也是军人。在

文革期间，公安局给你爷爷逮走以后就盘问你爷爷的时候说过，说他的哥哥是不是在台湾。要让

你爷爷给他哥哥写信，[写]社会主义现在如何的好。那是我亲自经历的事儿。你说影响不影响，他

参军？那是肯定影响的。因为是他受他哥哥的影响。他哥哥那会儿也是国军，他[刘子英]是本身就

是国军。后来平反以后回老家以后，又听到老家人，反正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是解放以后好像是

好像是被正法了。 
 
Interviewer 
被正法就是被处决的意思是吗？ 
 
Interviewee 
被处决了。但是也没有也没有证据。也不知道是在台湾，也不知道是怎么着了，反正现在没有一点

消息。你说受不受他的影响，他是肯定受影响。 
 
他为什么要参军？他是因为他看他三哥当兵了，他也觉得[他应该]当兵。他三哥是国军，他也是国

军。他三哥那时候在是在冯玉祥的部队，你爷爷那会儿也是西北军区的，是傅作义35军的基本部

队。他就驻在故宫。 
 
Interviewer 
什么时期驻在故宫？ 
 
Interviewee 
他在故宫待了有两三年，具体的年份他也没说，反正他只老是跟我们这么说。 
 
一九四九年的九一九，国民党军队起义。不管说起义[还是]投降都是一个意思。他还说，他是卢景

云的警卫团的人，噢不是，郭景云，郭大麻子，35军军长叫郭景云，你爷爷说他外号叫郭大麻子。

[他们]就在故宫里头，这是傅作义的基本部队，也就可以说是傅作义的王牌部队那时候。 
 
Interviewer 
所以这个是解放之前还是？ 
 
Interviewee  
解放之前。 
 
他驻故宫的时候，你爷爷还跟我说过，他们那会有侦缉队。碰到欺行霸市，抢男霸女的[情况]，逮
着以后立即正法，当时就枪毙。特别严那会儿，就是那些霸道们，就打那些社会地痞流氓什么之

类的，他们还管那些，住在北京的时候。 
 
Interviewer  
好，我们现在下一个话题，关于您父亲的军队的生活，他的军旅生涯。首先您觉得拍愿意跟您讨论

或者讲述他在军队时候的故事吗？然后你们一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谈到或者聊到这个话题？ 
 
Interviewee  



在他平反之前，他根本就没跟我们说过他的军旅生涯，平反以后才说的。为什么呢？我现在想起

是这样的，因为在没有平反之前，他不敢说。为什么不敢说呢？是因为他在平反之前，为什么要

整他？是因为他的军旅生涯这个全过程，不管是起义前、起义后或者历史问题。起义以后，他也

被判刑了，因为纠缠上它的历史问题，这些事情是当时来讲说出来是丢脸的事，是对孩子是没有

好处的事，他不跟我们说。就是平反以后把他的冤假错案给昭雪平反了，他才敢滔滔不绝的把他

的一些以前在哪儿当兵的事儿告诉我们的。 
 
在这之前他是肯定不敢说的，他怕牵扯到牵连到家里人。曾经有一个法律编辑部的编辑叫徐长，

让他来写一下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抗日的问题，你爷爷都不答应他，他说你不要采访我，他说

你写了以后你白写没用。 
 
Interviewer  
你觉得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Interviewee 
因为他的经历告诉他，你就不可能违背就是说怎么说呢，违背现阶段的这种形式的一种状态，你

知道吗？他有，不让你说的你就是没有，那是肯定的。 
 
你说了，弄不好，当时就是四人帮文革那个状态，又给你打了个反革命，你说你怎么弄对不对？你

像咱们家这个问题，因为你爷爷一个人是一个人犯的事儿，包括我三大爷，你奶奶讲话：“连个面都

没见过，都受他的牵连了。”不管是你大爷好我也好，包括你大姑和小姑也好，尤其是我们仨在上

学方面真是受了牵连了。我那会儿考上高中就是不让你上，“你上什么你上，不让你上你还这么反

动呢，上去你上你更反动。” 
 
因此你奶奶带着我找公社党委书记。你奶奶把他公社党委书记桌子都给他掀了，“你凭什么不让

我们孩子上学？” 
 
Interviewer  
咱们再回到您的父亲参军这个话题。您觉得对当时他在16岁的时候，他对他当时家庭的责任跟他

决定参军这个事儿之间有没有关联？ 
 
Interviewee 
他那个时候，我想，关联最大的，他受就是他哥哥的影响，他才参军的。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参军为了谁，为了什么，我觉得他不知道。社会是已经走到那个地步了，大家

都在从军，国内国外都在打仗，那么你作为一个男孩，你就有义务去当兵。而且当兵那会可能也是

一种潮流，在当时来讲有几个不当兵的，是不是？ 
 
Interviewer  
他有没有提到过他当时虽然要当兵，但是他为什么选择了加入国民党军，没有加入共产党军？他

有讲过他这个决定是如何做的吗？ 
 
Interviewee  



他就是说国民党那会儿富裕，共产党穷。对于他们来讲就是那样。而且傅作义和董其武部队都在

都在绥远一带，都在他们这个地区。[绥远]也有共产党，他参加部队以后，他们国民党不是跟共产

党打吗？有代表的就是乌兰夫。他们是国军乌兰夫这边属于共军。你爷爷曾经在国军跟乌兰夫打

仗，打大青山九天九夜都没回家。他这辈子净打仗了，他的命挺大的，多少回他都没死。 
 
他说：“我的命早值了，老天爷就不收我。” 他在战场上他发挥我好多慈悲的心，把那些俘虏放了，

小年轻的。在朝鲜战场，他就放过那些小孩，十几岁的孩子，他就给放了，放两枪让他们跑。这些

兵油子们不爱打仗，不爱杀人。打仗杀人都是政府行为，跟老百姓当兵的没一点关系。可是到了战

场你不打他，他打你。就是为了保护自己呗，对不对？ 
 
Interviewer  
您可以回忆一下，他给您讲的在朝鲜战场放俘虏的这个故事吗？他有跟您讲过完整的故事吗？ 
 
Interviewee 
讲过呀。有一次他们俘虏了好多人，其中这些俘虏里头有土耳其人，有美国人。而且好多俘虏就是

—— 
 
因为那会他说他们坑道里没有吃的，你说有俘虏行你得给他吃的呀。他们还没有吃的，但是他还

必须得给俘虏吃的，就是共产党有这一条铁纪，不杀俘虏，他们这一点可是真是做到了。 
 
完了他跟我说，有几个美国人，其中有两个黑的小孩，黑人，还有就是白人，年岁都不大，还有土

耳其人，估计得有10来个。他们就给放了，放了以后一看跑远了再打几枪，就等于给上面汇报一

下。[问]为什么要打枪，[答]因为他们跑了，[想]打他没打着跑了。 
 
实际上是什么？一个想把他们放了，年岁还小赶快回去吧。另外一个来讲这坑道里没有吃的，把

吃的都给了他们（俘虏），他们（士兵）吃什么？那是真实的，不像电影里说的那些都是假的。你爷

爷也爱看这战斗片，他说好多都不跟战场不一样是假的。 
 
你想他参加过多少战斗，虽然搞后勤工作比较多，但是有敌情了，也照样参战。 
 
在国内就打了多少仗，在朝鲜他们等于是没有待多长时间，不知道为什么就给他们让他们回国

了。 
 
Interviewer  
您是什么时候第一次知道您父亲参加过朝鲜战争的？就是第一次听到朝鲜战争这个事儿，或者说

抗美援朝这个概念，您怎么知道您父亲参加过的？ 
 
Interviewee  
跟你爷爷一起看看电视演的《英雄儿女》。 
 
Interviewer 
那是什么时候？ 
 
Interviewee  



平反以后。他说这个电影不真实。他所经历的朝鲜战争，等于说美国飞机把那，别说树了，把山头

给削平了。他们一个团就有一次[战役]他们三个人活着，他、还有两个警卫员活着。你说多他妈厉

害。美国鬼子，美国人的大皮鞋，踩在他脑袋上就踩过去。[他]把身上抹上血，他命真大。 
 
任何战争，不管是对哪一方，老百姓都是受害者。呼吁别有战争，世界要和平，这是最重要的。在

你爷爷的嘴里，说打仗死的都是老百姓的人，不管是敌对方还是你这一方，都是人民遭殃，他特别

痛恨战争，你别看他是当兵打仗的。因为他的切身经历在那儿了，你想想好几个小伙子在一起吃

饭，刚刚在一起吃饭，回过头来一场战争全没了。 
 
他身边有一个跟他一一块的警卫，起义之前，这个人就跟他在一起，是他一个老乡叫愣子，小名。

在高级步校也跟他在一起，他俩一块去的朝鲜。[愣子]最后死在他怀里了。给打了一枪，[子弹]从
嘴边打出去了。就是类似的战争场景，你爷爷说多了，就别说了，太惨了。像美国人的白磷弹，是

白磷弹是什么弹，烧了以后，烧人身上能给你烧烂了。 
 
志愿军，是一种特别最艰苦的时候，打了一场艰苦的仗。那些人就靠着一种精神，我觉得是。你不

管是国军也好，起义过来的也好，还是共军也好。他们也总结出来了，你爷爷平反的时候，好多那

些就老国民党员上咱们家去喝酒吃饭，跟你爷爷一起，说：“都有三亲六故，你跟我不对付，让你先

上，或者你跟我好的往后撤去。” 
 
国军起义过来的部队，一般的在朝鲜战场上全是先头部队，第一批，你爷爷说，没有活着回来几

个。 
 
包括后来你爷爷说这火车都给炸了，鸭绿江[大桥的]火车都炸了。鸭绿江大桥，老的大桥跟新的大

桥是不一样的，老大桥是被战火摧毁的。那都是用人命垫出来的。 
 
在朝鲜的经历很多。他作为一个老兵来讲，他有一定的参战的经验来讲，你从事这个职业，你就是

不能怕死。你爷爷说了，“你越怕死越死”。一切在命。 
 
Interviewer  
您觉得您的父亲有没有经常就是或者很轻松的谈论起他在朝鲜的经历，还是对他来说这个东西很

难去开口讲。 
 
Interviewee 
这个问题……他给我们讲朝鲜战争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讲得特别顺畅，有时候讲的一一定程度的

时候他就不讲了。 
 
Interviewer 
可以举一个例子吗？讲到哪些事他讲到一定程度就不讲了，哪些事他讲的比较顺畅？ 
 
Interviewee 
讲顺畅的事，就是说打了胜仗的时候顺畅，不打仗或者是待着的时候顺畅。 
 
你爷爷给我讲，说这个人要是冻死之前是笑的。我不知道，可是电影里也没有笑的，说人要冻死以

后是呲着牙笑的。 



 
他那个时候就差点给冻死，幸亏就是，朝鲜人民军的一个人，他背着两套大毡子靴，我不知道毡靴

子是什么，羊毛弄的毡子靴筒。给人里头垫上麦秸麦子杆，完了用布把脚缠起来，他穿的厚，要不

然把脚丫子就冻下来了。 
而且那时候有的志愿军都没有衣服的。他好像是有一个棉衣，而且的话他还是被安排在洞里头。

有的在……不知道是什么战役，在那侦查你就得在那蹲守，在那趴着就活生生的就给冻死了。 
 
你爷爷跟我说冻[死]人的时候，那些人太可怜了。他就不想往下讲，那一片[人]就死了。后来我想

起来，我就觉得你爷爷是不是参加过某种战役。因为他在调离、换防在他们部队里是经常性的。惨

痛的场景他不怎么爱讲，你把这人一炸炸成肉酱了，脑袋瓜子鞋分开了，挂树上的那场景，死人的

臭味儿，一个礼拜都在你鼻子边上，洗个澡都不行，它都是味儿。所以说是你爷爷是从死人堆里爬

出来的。 
 
Interviewer  
您觉得他在给您讲述朝鲜战争时候的态度，有怎么样塑造了您自己对朝鲜战争的看法？ 
 
Interviewee  
我觉得就是说朝鲜战争死这么多人。如果要没有朝鲜战争会死这么多人吗？是不是？朝鲜战争那

咱们来说是正义的战争，可以说是保家卫国。大家在这个环境下都是这么想。这个战争，你爷爷说

，我刚才也说过，对哪一方都没有一点好处，既然打仗就没有好处。给我的感觉就是什么？就是

禁止战争。你爷爷给我的传染，就是禁止战争，不要打仗。 
 
你不管是美国中国其他国家都是一样，对老百姓没有好处。你说谁对谁非，在战场上说老实话，

哪有是非可分的，你爷爷曾经也说过。你对面的可能是一个博士，打死你的可能就是一个没有文

化的人，但是你们在战场上你们俩是平等的，因为他先开枪了，你死了，[如果]你先开枪他死。 
 
任何战争，都是毁老百姓的，你爷爷那会老跟我们说这个。打过仗的人不乐意打仗，就是这样，不

管是跟谁打。 
 
Interviewer  
好，他有没有提到过他在起义之前，他对共产党有什么样的印象。 
 
Interviewee  
平反回来以后，你爷爷有些好多老部下上咱们家来，庆祝你爷爷回到北京平反昭雪了。 
 
他们那几个人的结论就是：国民党之所以败就是败在两个字，“任人”，任人唯亲。共产党为什么胜

利？[因为]他是招贤纳士。国民党就败在“任人”这两个字。他们都是国民党员。他们对共产党[的看

法]就是共产党的思想工作做得好，对广大的穷苦人民，对他们好。所以说共产党就得了民心，得

了天下，他就是这么认为的。他跟我说他们国民党里头派系太多，不招贤纳士，而且就是任人唯

亲。他对于共产党这—— 
 
共产党在这么大一个国家里，从旧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走到现在，他如果没有一点真玩意

儿，没有一点真的为老百姓就是说所信服的东西他搞不成。你哪一个党你都弄不成，这是真的。不



过固然，它这里头有好多病。就跟咱们家似的，咱们家从下放到农村，后来给平反，这不是以前有

病，现在把病治好了吗？ 
 
有过错误，绝对有过错误，而且这个错误对于咱家来讲可以说是一种伤害，对于国家来讲是国伤，

对咱家是家伤。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不只咱们家，成千上万青年的，有知识青年，老年的，有知识

分子，臭老九，乱七八糟这人多了，全给你打倒了。但有一个正义人我能提到的谁？邓小平。邓小

平起来以后就把这些人全给平反了。没有邓小平可以这么说，没有中国的今天。 
 
我觉得是这样。邓小平会巩固江山。 
 
Interviewer  
您觉得您的父亲有没有提到过他对自己本来所属的国民党的部队在1949年投降，被编入共产党

部队的这件事，他有没有什么看法？ 
 
Interviewee  
他提到过，他说他没有什么办法，就是你兵败了嘛。那是大趋势，重重的都给你包围了，你不投降

也不行。但是也有反对派，他是不站在反对派那一边的。他没有站在就是说我宁可不投降，这战斗

到底他没有，因为他要执行上面的命令。 
 
大多数人还是不愿意打的，他跟我说。大多数人当时都愿意投降，都愿意起义，有一部分人不愿

意起义，但是他不是不愿意起义的那部分人， 
 
Interviewer  
他们的部队被编入解放军之后，他住在哪？他当时的职业是什么？或者他有哪些经历，就在49年
之后。 
 
Interviewee  
他1949年九一九以后，你爷爷跟我说，经过一个多礼拜或者两个礼拜的整编，整编完了以后他就

上家庄高级步校学习了，现在的石家庄陆军学校。你爷爷跟我说当时的校长是周恩来。我不知道

历史是怎么说的，你爷爷跟我说那会儿的校长就是周恩来。 
 
现在的石家庄陆军学校，以前叫高级步校。完了以后他是从那个学校上朝鲜，那才上了将近一年

的时间，你爷爷说。而且让他们去的原因是因为跟美国人作战，他们了解美式装备的使用方法，

因为他们那会国军都是用美式装备。 
 
Interviewer  
他在去朝鲜之前接受了什么样的训练？除了高级步校，有没有专门针对他们要去朝鲜这件事儿的

之前的训练。 
 
Interviewee  
那就不知道了，你爷爷没说过。反正就是说他上了高级步校以后，紧接着朝鲜战争开始，就给他

们调到朝鲜去了。坐火车去的。 
 
Interviewer  



好的，他当时对要去朝鲜这件事儿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Interviewee  
你爷爷说，那会儿上朝鲜，他不知道打这么大仗，反正就知道朝鲜参战，那会儿跟我说，没想到这

战打这么大。比国内的任何一个他参加的国内战争的仗可能都大，他说的。国内战争哪有那么多

飞机啊，到了朝鲜，飞机满天飞。志愿军的武器太落后，美国现代化武器当时太优异了，太强了。

你让谁看都是不可能胜利的战争，但是志愿军就给打赢了，你说厉害不厉害？ 
 
而且上朝鲜那些军人都是在国内参加过各种战争的老兵，那是经常打仗，像你爷爷这样的人。他

们都有战争素质，会打仗。你爷爷还跟我说了，中国人不怕死。你爷爷俘虏那些人说，翻译说的，

美国人说没有胡子的人的兵太厉害了，翻译过来就是娃娃兵太厉害了，这些人当兵的（志愿军）

不长胡子，美国人不是都大胡子吗？你爷爷跟我说。美国人就伸大拇指。其实作为他们来讲都是

牺牲品，我现在看。 
 
Interviewer  
他有没有描述过，他怎么样描述他当时在朝鲜作战的时候，跟其他士兵的关系，有没有跟您讲过

相关的一些故事？就是他跟他们部队其他的士兵。 
 
Interviewee  
这些细节的东西，他若干年以后才给我们讲朝鲜战争，我觉得他也就记不清楚了。我跟你说我总

觉得你爷爷就在这就打仗的时候了，就得了什么病了好像是。那种战争的那叫什么病，在他身上

特别有。他临终前他还说“一排给我上，”还是战争的情景。就给人家看主治医生都吓着了，说这老

爷子还说打仗的事呢。就是战争在他的心里头烙下了最深的印象，而且也给他最大的创伤。也就

是命大，因为打仗太多了。 
 
他跟他的战友有什么想法之间怎么沟通，这些细节没听他说过。但是来讲他跟他战友关系都挺好

的，就是因为他那会他有警卫，好像是他有警卫。但是在战场上有什么好不好的，他说了，在朝鲜

战场上你不能回头，往前冲锋的时候不能回头，回头往回往后走三步就给你一枪，后边督战队就

打死你，谁敢当逃兵啊。军纪非常严，你爷爷说。后背挨枪子的，一般的都不报好消息，都往回跑

的人。他说啊，这是一个小结，这是他说的一些情节，因为刚才你说到他跟他战友有什么互动。他

战场有什么互动？就是军令下来，军令如山倒，你不服从军令，就敌人对待。 
 
因为战争是无情的，你现在战争也是一样，也是无情的。所以说他老面对生死，对他，[作为一个]
青年是非常震惊的，所以说他这一辈子他就战争都在他的心里。他给我的印象就是说不要战争，

不能要有战争。 
 
Interviewer  
您刚才也提到他就是快冻死的时候，朝鲜人民军给他毡毛鞋的这个故事。他有没有粘毛鞋。他他

又怎么描述在战争期间的朝鲜和这些朝鲜人民，包括朝鲜的军人。 
 
Interviewee  
他说朝鲜老乡是非对他非常好的，他们对志愿军是特别好的，给他们吃的给他们喝的。所谓吃的

就是那些炒米炒面，就在肩膀上就是围了一圈的那些东西。在战壕里头有时候好几天，就算有吃

的连水都没有。 



 
没有吃的死不了人，没有水能渴死人，你爷爷说。他是经历过，你就喝着水，你人且死不了呢。吃

把泥都行，吃把野菜。要没有水，就能把你渴死。我说这么大的地方为什么没水？战争局限着水域

，就不让你上那去弄水，这就是困你。有时取水的人比喝水的人打死的还多，一个班几个人一半去

了都打死了，都没弄来水。 
在朝鲜这事你也就说过好多。类似他讲的小细节故事，我跟你我都记不清楚，那会儿平反以后没

事就让你爷爷给讲，“你再给讲讲再给讲讲”。 
 
其实他所讲的故事都是真实的，你爷爷他不会说瞎话，他是那军人做派。 
 
Interviewer  
所以他觉得当时朝鲜人对他还是非常好的， 
 
Interviewee  
是啊，他觉得朝鲜人穷，他说的那人非常可怜，冻得家里那叫什么？家里四面漏风都没有吃的。 
 
Interviewee  
那志愿军去了以后就把一袋炒米或炒面扔给朝鲜老乡或者吃的。 
 
Interviewer  
是志愿军给朝鲜人吃的？ 
 
Interviewee 
对，后来反过来他们又帮助志愿军。那会儿，你爷爷跟我说，南朝鲜和北朝鲜不分的，都是一个朝

鲜。反正我记得他就跟我说过，老乡是非常好的，不管南朝鲜北朝鲜的老乡都是挺好的。 
 
老百姓嘛看着不管是哪个当兵的，他心里他都害怕。我宁可对你好点，不管说我心里对你怎么样，

我表面上肯定都得对当兵的好。可是就是说在朝鲜的老百姓是真的对当兵的好。 
 
Interviewer 
北朝鲜？ 
 
Interviewee  
南朝鲜也一样，那会是不分根本就。 
 
老百姓都是仁义的，你爷爷跟我说。跟老百姓，好比说打仗跟哪个好，这个提法也其实就是错误

的，那会你爷爷说过，谁好谁坏啊？没有好没有坏。我跟你说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不错误的，就

那些人挑起这个事儿的，打了这个仗了，他没有对错，都是有原因，就是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

理。咱这么说不是说是非不分，就算没有战争比什么都强，你爷爷说。你不管跟谁打仗都是一样，

消灭战争，你爷爷跟我说那会儿。不能有战争。 
 
Interviewer  
他是怎么描述他当时的敌人的， 
 



Interviewee  
他是怎么描述他的当时的敌人。他就说他当时他面对的敌人没有志愿军勇敢，他就是这么说的。

第一批死，第一批死了，第二批照样上，那人都死成山堆了，都大蹬着人往上上，志愿军就那样，

不怕死。美国人自己都说中国人志愿军不怕死。 
朝鲜人和中国人的性格差不多，都是黄种人那种性格。联军是好几个国家的，好些都是雇佣兵，都

是[为了]挣钱的那些人。一个联合队打一个强队，强队本身多少年在一起，联合队里头后凑过来

的。我现在认为，中国这队就是一个一个完整的队伍，联合国军就是现凑的部队，所以说志愿军硬

就硬在这儿。 
 
Interviewer  
这些敌人当时在他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Interviewee  
他跟我说，也非常勇猛。你爷爷给我提到了一个，说联军有土耳其军队非常厉害，打仗跟中国人差

不多。他亲自跟我说过，土耳其人打仗勇猛。美国是武器装备强，很少正面有肉搏的，[肉搏的]联
军的多。联军那些雇佣军和那几个国家的人，说打仗最勇猛的，给他们志愿军的印象，就是土耳其

军队打仗比较勇猛，在朝鲜战场上。但是他中国军队也不怵他，他跟我说。 
 
他那会儿就上朝鲜以后都是中国人。也不管你是什么国民党起义过来，不是起义过来的；或者是

你虐待起义的人，不虐待起义的人，在他们心里都无所谓，反正你早晚都得上战场，你死，你早晚

得死，你不死你怎么也都活着，你爷爷就信这个。 
 
Interviewer  
他有提到过他作为起义部队的士兵，在朝鲜战争中会有，比如说像您刚才说到，被虐待或者被看

不起之类这种情况吗？ 
 
Interviewee  
他说过啊。就是起义部队的人，一般的都是打先头部队，先头部队就是踩点摸爬，什么都没有，现

在说来讲就是一个盲盒，你不知道前面是什么。 
 
所谓说白了，实际上就让你当炮灰，你就得去。你讲什么说是虐待起义部队或是什么的，我跟你说

在他们心里没有那个，只能说我就是认命。但这里有没有[这种现象]呢？有这种倾向。 
 
你到现在也有，现在一个部队里头他都有远近，这是很正常的，就跟人的一个手指头都不一般齐

一样，是一样的，那是肯定的。因为你看你爷爷解放之前，参加过好多战争，解放以后又参加抗美

援朝。他打了这么多年仗，回来以后还被判刑，还揪着历史那个问题不放。 
 
再说那历史问题，怎么说呢？要不说朝鲜人朝鲜老乡对他们好，也有一个例证。他们没有给养，

上朝鲜老乡那去弄给养。完了以后老乡没有粮食了，老乡把牛给宰了，让他们给拿回来了。回来你

爷爷犯了错误了，就因为那是屠杀老乡的牲畜。判决书上写的那是什么玩意，现在根本就驴蹄子

不对马嘴。咱就这么说了，那是不是屠杀谁知道呢？他得要吃的。 
 
Interviewer  
他是觉得是朝鲜老乡主动杀的牛给他们吃？ 



 
Interviewee 
对。 
 
Interviewer  
但是他还是因为这件事儿被指控了？ 
 
Interviewee  
回来以后被指控了。他们是什么意思，你爷爷当时说，没有粮食，咱不要什么都不要了，你不能把

老乡这个耕地的牛给宰了。他们这里反正有争论，到底是不是老乡主动宰的——反正你爷爷说是

老乡主动宰的——他们不承认，说是他们那几个军人给宰的。 
 
Interviewer  
你刚才提到的1952年2月北京市军事法庭对他的指控，除了抢劫群众牲畜之外，还有一个杀害平

民的指控，他有解释过这件事没有？ 
 
Interviewee  
没有，从来没说过。这里头比较混淆，是在国内还是在朝鲜？没有清楚，他的判决书上都没有清

楚的定论。我觉得不真实。 
 
Interviewer  
杀害平民这个事儿，他从来没有提过，然后也没有人问过他，也不知道这个事是不是发生在朝鲜

战争期间？ 
 
Interviewee  
从来也没有提过，也没有问过。我倒是问过，你爷爷不说。你爷爷就是说“过去的事还讲它干嘛，

我现在已经平反了，国家都给我平反了。”反正就这么说。 
 
Interviewer  
但是他解释了抢劫群众牲畜这个事儿？ 
 
Interviewee  
对。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码事。他那上面也写得很笼统，有些历史问题，你说他当了那么多年兵，手

里一直拿着枪，当兵的不就是打仗杀人吗？ 
 
所以说给他得他得出结论，不能有战争，不能杀人，他是当了一辈子兵。当完兵以后就挨整，在城

里整还不算，判了4年刑，没待几年以后上劳改就业场了，没待几年又上农村，农村又整了10多年

，你爷爷比我们走的早，你1968年走的，我们1970年走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 
 
Interviewer  
所以他从朝鲜回中国之后，都发生什么事？他就直接去钢铁工厂被劳教了是吗？ 
 
Interviewee 



他们从朝鲜回来以后，被当时由公安五处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什么公安局第五处，简称公安

五处。他们回来以后，你爷爷说，让他们上一个集中的地方去。除了以前不是国民党军队的人，就

给他们弄在一起了。 
 
当时那个社会对他们好像还有成见。因为首先一点，国民党那时候——到现在国民党不是也在台

湾的吗？而且他们都是属于国民党军官，不管大小官都算个军官。而且你爷爷上朝鲜之前，起义

之前，他是连级干部，起义以后就降了一级，从上到下都降级，他说。 
他跟我说的都是都是片面的，有时候我是自己是在想，你说他片面，他给我讲的我都记不起来了，

那时候没也没做过笔记。而且都是口述的，都是你爷爷他的真实经历。这个人，反正是不管怎么

说，到最后他活下来了，就[虽然]挨整呢，给平反昭雪了，最后由一个反革命的就变成一个老干部

了。不管是讽刺也不讽刺，反正就是说，不让你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了，只能这么解释。 
 
Interviewer  
好，像您刚才也提到他在起义之前的军职。您能不能说一说他给您讲过的，他在国民党军，也就

是49年之前参加过的战役的故事，有没有一些碎片的故事。 
 
Interviewee  
讲过。他参加过新保安战役，涞水战役。他还打过杨村，就是天津杨村，他跟我讲，差点死在杨村

桥底下。被两个人给救了， 
 
Interviewer  
他被什么人给救了？ 
 
Interviewee  
他的是战友呗。他屁股蛋上大深坑。身上哪儿都是弹片眼，子弹就擦了他太阳穴过去，都有黑沟，

都这么多年了，他都有黑沟。没穿过去烫的呀，哪哪儿都是弹片眼他身上。他就是命大，没炸到重

要部位。 
 
Interviewer  
他有提到过他身上的这些旧伤都是在解放战争时候产生的，还是在朝鲜战争？ 
 
Interviewee  
在朝鲜多，飞机炸的，弹片比较多。别人都给炸死了。枪眼儿一般都是在国内什么自卫战争，解放

战争抗日战争那会儿打的。 
 
我一开始我就不知道什么是自卫战争，自卫战争可能就是国军那会说的。中国叫抗日战争，叫法

不一样。 
 
Interviewer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了，但是您觉得还能不能再回忆起来一些他讲过的他在朝鲜战争时

候发生的故事？ 
 
Interviewee  
在朝鲜战争。 



 
Interviewer  
慢慢回忆一下，不用着急， 
 
Interviewee  
他待在朝鲜战争他的故事多了。但是我跟你讲上朝鲜老乡取给养，后来朝鲜老乡把牛给他宰了，

给他们拿牛当给养，因为朝鲜那会他没有粮食，这是一个。 
另一个就是那时候跟我讲过一个什么来着，我记得，还讲人一冻死了乐就这些，还有一个对，还有

一个就是救护伤员，知道吧？ 
 
Interviewer 
救护伤员？ 
 
Interviewee  
就是说给人打伤了以后搜集（清理）战场的时候救护美国的伤员，美国鬼子，美国军人打仗没死，

他们还管这个。 
就是在朝鲜，还有法国人，后来都是在他们单位还留在北京了呢。法国人，就联合国军人，后来俘

虏了以后又参加了志愿军。他们还有后代，在北太平庄住，我都知道，你奶奶都知道他们，经常上

咱家来。 
 
具体的怎么样就不知道了，他在那朝鲜的故事还挺多的。什么是我记得一开始他们去的时候，是

坐火车从鸭绿江桥过去的，第二次回来鸭绿江大桥就被炸了。他们当时就徒步回来的。 
 
Interviewer  
从哪徒步到哪？ 
 
Interviewee 
从朝鲜边境到中朝边境，鸭绿江大桥没了走的小路，一边走飞机就炸。 
 
回来也很危险的，要坐火车快一点，你要有桥，那会儿中国用的都是一些美国大大卡车，没有桥了

，卡车就过不来了。他们好像回来没有坐火车，他跟我说，具体什么时间，反正不长，他在朝阳待

了几个月好像是。而且特别猛烈的时候开始。反正朝鲜战争给他的印象就是死人太多了。 
 
因为他在朝鲜是亲临那次战役，他是见证者。死人太多了，那是太可怜了。你不管是敌对方的，还

是咱们这一方的人。要说这一场的这场战争正义与否，他不跟你谈这个，他只谈他在战场那些死

去的战友，或者敌对方那些人那些士兵。因为他没有那么大的胸怀，就站在一个高度，看这个战争

是否是正确还是不正确。 
 
他我可以这么说，没有那境界，当兵的人。我去当兵了，我就去打仗，就是这样。但是给他的一种

想法就是不要战争，在他的心里是最朴素的，也是一个最简单的要求。 
 
Interviewer  
好的，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我的所有的问题都问完了，您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想要说的？ 
 



Interviewee  
我说的是只言片语，而且是碎片化的，就凭着我的记忆把这些我能想到的就跟你说了，有的对与

不对的，就是你自己可以鉴别一下，看看说的符合不符合逻辑。这种叙事实质性的东西都是凭自

己的记忆，没有一些就是说真正的理论根据。是人是亲自在说，凭我的记忆，你爷爷实实在在跟我

说的那些话，我就给你口述出来的东西。我觉得是没有一点虚假，都是真实的，我敢保证这一点。 
 
Interviewer  
行，好的，那就再次感谢您参与我们这个项目，接受我的采访，然后那个录音就可以关掉了。 
 
Interviewee  
我非常愿意参加你的采访，而且我也有机会需要我的时候再继续。 
 
Interviewer  
好的，拜拜。 
 


